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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耳屎当做脏东西，
每次清理耳朵都觉得耳朵瞬间通
畅。但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并
不建议掏耳朵。

事实上，耳屎是种好东西，生
来是带着保护你的使命的。不仅
如此，包括眼屎、鼻屎也是。那你
是否知道，这些“好东西”都是哪
儿来的？

耵聍本是宝
没事别乱掏

在我们外耳道软骨部的皮肤
内附有耵聍腺，其分泌物称为耵
聍，俗称“耳屎”。我国大部分人是
感性耵聍，呈片状，另有部分人的
耵聍粘稠，为油性耵聍，俗称“油
耳”或者“糖耳”，不易脱出。从生
理功能来讲，耵聍可黏附外物，对
外耳道皮肤和鼓膜有保护作用。

那耳屎要不要掏？
一般情况下，耵聍可随头位

改变或运动，下颌关节的活动如
咀嚼、吞咽等动作可将耵聍自行
排出。所以，正常情况下，若没有
不舒服的感觉，大可不必掏耳朵。
但若因种种原因，耵聍逐渐凝聚
成团，阻塞外耳道，就成了耵聍栓

塞，这个时候患者通常会有局部
瘙痒感、耳闷耳胀不适，可同时有
听力下降，甚至头晕。或者外耳进
水后可有胀痛，如果不慎感染，甚
至会伴随剧痛。这些时候，解决办
法无他，唯有取出之，但切忌自己
盲目瞎掏硬掏，损伤外耳道和鼓
膜就得不偿失了。应该就诊耳鼻
喉科在耳镜下轻柔取出，必要时
可使用外耳道冲洗液软化耵聍或
者油剂润滑后，使用耵聍钩轻柔
取出。

总结一句话，耵聍本是宝，没
事儿别乱掏。

注意用眼卫生
不要暴力揉眼

我们眼睛的支撑结构之一的
睑板，含有大量垂直排列的皮脂
腺 ，即 睑 板 腺 ，开 口 于 睑 缘 灰 线
后，其分泌的油脂随眨眼动作涂
于角膜前，形成泪液膜脂质层，起
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同时，这些油脂和进入眼睛
里的灰尘以及泪水中的杂质混在
一 起 ，聚 集 在 眼 角 就 形 成 了“ 眼
屎”，也是眼睛自洁功能的表现。

所以，通常情况下，眼屎也是

有益的，但眼屎异常增多，及颜色
性 状 改 变 如 黏 性 、脓 性 、血 性 眼
屎，就属于病理状态了。

常见于细菌性、病毒感染性
结膜炎，角膜炎，眼外伤，物理化
学刺激，过敏反应，营养缺乏，寄
生虫感染等，常伴随眼部瘙痒、酸
痛、迎风流泪、畏光等不适。我们
要想保护好心灵的窗户，需平时
注意用眼卫生，不要暴力揉眼，不
盲目使用滴眼液，避免将不洁物
体接触眼睛，爱美的女士化妆时
最好不要画内眼线。注意劳逸结
合，不过度用眼。如出现眼屎明显
异常，及时就医，明确病因后予以
处理。

挖鼻子
请轻柔些

人 类 鼻 腔 黏 膜 前 起 鼻 前 庭
内 向 鼻 腔 延 伸 ，广 泛 分 布 于 鼻
腔 各 个 侧 壁 ，并 与 鼻 咽 部 、鼻 窦
和 鼻 泪 管 黏 膜 连 续 ，黏 膜 下 层
有 丰 富 的 粘 液 腺 和 浆 液 腺 ，其
一 大 功 能 就 是 分 泌 大 量 粘 液 形
成“ 粘 液 毯 ”，是 保 护 鼻 粘 膜 的
重要屏障。

这些粘液一方面对吸入的干
燥空气进行加温加湿、过滤清洁，
一方面由于含有免疫球蛋白、溶
菌酶等起到防御保护作用。

告诉你，正常人每天要分泌
约 1000 毫 升 的 粘 液 ，大 部 分 的
粘 液 会 被 你 不 知 不 觉 中 吞 下
去 ，只 有 鼻 前 庭 区 域 分 泌 物 被
干 燥 空 气 风 干 ，就 形 成 所 谓 的

“ 鼻 屎 ”。因 此 正 常 情 况 下 也 会
有 ，只 不 过 出 现 炎 症 或 者 感 染
时 ，鼻 腔 分 泌 物 增 多 ，形 成 的 鼻
屎也就更多。

鼻屎不是不能挖，毕竟若其
自然脱落时机不适，很可能会遭
遇大型社死现场。但是一定要注
意方式，可使用生理盐水或者清
水冲洗，必要时可配合使用冲鼻
器 效 果 更 佳 。临 床 中 ，由 于 拔 鼻
毛、挖鼻或者外伤导致鼻前庭或
外鼻皮肤损伤继发化脓性感染的
不少见。所以，我们挖鼻屎要注意
两个字——轻柔！

（来自《科普中国》）

WIFI和WLAN
有什么区别？

我们通常上网的时候会说连接 WIFI，但如果注意
到 无 线 网 络 的 名 称 ，你 会 发 现 手 机 得 连 接 显 示 为
WLAN。

WIFI 的全称是 Wireless Fidelity，翻译过来是“无
线保真”，它与蓝牙技术一样属于短距离无线技术，是
一种网络传输标准。无线网络在无线局域网的范畴是
指“无线相容性认证”，实质上是一种商业认证，同时也
是 一 种 无 线 联 网 技 术 ，以 前 通 过 网 线 连 接 电 脑 ，而
WIFI则是通过无线电波来连网；常见的就是一个无线
路由器，那么在这个无线路由器的电波覆盖的有效范
围都可以采用 WIFI连接方式进行联网，如果无线路由
器连接了一条 ADSL 线路或者别的上网线路，则又被
称为热点。

WLAN 的 全 称 是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翻译成中文是“无线局域网”，指应用无线通信技术将
计算机设备互联起来，构成可以互相通信和实现资源
共享的网络体系。无线局域网本质的特点是不再使用
通信电缆将计算机与网络连接起来，而是通过无线的
方式连接，从而使网络的构建和终端的移动更加灵活。

事实上，WIFI是 WLAN 的其中一个标准，WIFI属
于 WLAN，是采用 WLAN 协议中的一项新技术，它的
覆盖范围大约 90 米，而 WLAN 最大可以覆盖到 5 千
米。WIFI 又称 802.11b 标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传输速
度较高，可以达到 11Mbps，另外它的有效距离也很长，
同时也与已有的各种 802.11DSSS 设备兼容。WLAN
目前使用最多的是 802. 11n（第四代）和 802. 11ac（第
五代）标准，它们既可以工作在 2.4 GHz 频段也可以
工作在 5 GHz 频段上，传输速率可达 600 Mbit/s（理
论值）。严格来说只有支持 802. 11ac 的才是真正 5G，
现来在说支持 2.4 G 和 5G 双频的路由器其实很多都
是只支持第四代无线标准，也就是 802. 11n 的双频，
而真正支持 ac5 G 的路由最便宜的都要四五百元甚至
上千元。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WLAN 的点拨覆盖范围较
广，适用于区域范围更广的场所，比如学校、机场等公
共区域；WIFI的覆盖范围较小，适用于办公室、家里等
空间较小的区域。

（《中国电信》）

进入夏秋换季时节，门诊中会见到一些口周、
鼻周破溃结黄痂的孩子。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
疾病——脓疱疮。它多见于 2-5 岁的儿童，常见于
夏末秋初的闷热时节。传染性强，有时会迅速蔓
延，因此造成幼儿园停课的情况时有发生。

由于皮损常有黄色分泌物及黄色厚痂壳，老百
姓也将它形象地称之为“黄水疮”，还有一种说法：

“黄水疮流到哪里长到哪里”。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黄水疮流到哪里就长到哪里？
它由细菌感染引起，全球范围内皆以金黄色

葡萄球菌感染最为常见，也见溶血性链球菌感染，
有时二者混合感染。脓疱疮主要通过接触传染。患
儿皮损里面的黄色脓性分泌物（黄水）里有大量的
致病菌，当其他孩子接触到分泌物时，就有可能被
传染上。

所以，在门诊中有时会由一位大人，带着两个
孩子，或是暑假在一起玩的表兄妹一块来看病。先
看一个孩子，接着可能说：医生，麻烦你帮我再看
看这个孩子。

脓疱疮也会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四处传播，先
是口周、鼻周，接下来可能是四肢。所以，民间说“黄
水疮流到哪里就长到哪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脓疱疮主要分为两型。一种是非大疱性脓疱
疮，这一型脓疱疮较为常见，好发于口角周围、鼻
孔周围及面部四肢。常常是在红斑基础上发生水
疱，迅速转变成脓疱，脓疱破溃后结蜜黄色痂。孩
子觉得痒就会不断搔抓，把细菌不断接种到身体
其他部位，或传染给其他孩子。所以，这一型也叫

“接触传染性脓疱疮”。
另外一型是大疱性脓疱疮。多发于躯干位置，

表现为内含疱液的松弛性大疱，令人感觉瘙痒。这
型脓疱疮目前比较少见。

脓疱疮常常只是感染皮肤，为皮肤浅表（角质
层下）的细菌感染，但当合并一些系统疾病致机体
抵抗力下降时，感染可能往深部走，出现蜂窝组织
炎。如果病原菌是溶血性链球菌，有可能会出现咽
痛，有些孩子会发生急性肾小球肾炎，所以脓疱疮
应当积极处理。

得了脓疱疮怎么办？
如果孩子得了脓疱疮，应使用抗生素 24 小时

后再返校。另外，勤洗手，建议使用肥皂洗手，没有
条件时可使用含酒精的速干手消毒剂。家长要热
水清洗患儿的毛巾、床单、衣物，建议用高温烘干，
不要共享毛巾、梳子或衣服等物品。如果皮损范围
小，可以在做好隔离消毒的情况下，局部使用抗生
素软膏；如果皮损范围广泛，或经抗生素软膏治疗
后效果不佳，应积极口服抗生素治疗。

值得强调的是，隔离，是非常重要的预防传染
手段，所以孩子一旦发现被传染，需要请假，告知
学校，而在医院儿科看诊和治疗，医护人员也要对
脓疱疮患儿和其他患儿做到隔离治疗。

（来源《卓正科普》）

传
染
性
超
强
的
脓
疱
疮
来
了
，孩
子
们
快
跑
！

关注 知乎
新知

耳
屎
、眼
屎
…
…
，竟
然
都
是
﹃
好
﹄
东
西

小时候不爱看戏，却也听过几场戏。每到过
年，祖父便会把他珍藏多年的光盘拿出来，放着
那一首又一首熟悉的花鼓戏。

咿咿呀呀的声音响起来，我便会静静地看
着祖父。只见他学着演员的模样唱上几句，手指
在桌子上打着拍子，很享受的样子。而坐在旁边
的我也看得入了迷，不知祖父唱着什么，也不知
祖父想着什么，只感觉他已经入了戏。

第一次脱离屏幕看戏曲时，我已不再是呆呆
地看着戏的人。看着舞台上的演员，我已经懂得
体会什么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当我第一次
看到台上的演员因为戏中人物流下热泪时，我才
真正被触动：他演的不是自己，却早已投入情绪，
为戏中人物的悲惨命运流下心疼的泪水。锣鼓响
起，舞台上的演员为了演好这台戏，早已不是平
时的演员，但他也终究成不了戏中的人物。倒不
如说，他们早已合二为一，戏里戏外都不可避免
的有角色的影子。虽然只是以一个模仿者的身
份，但是却已当成自己的故事尽情演绎。

看戏的年轻人很少，大多都是爷爷奶奶辈
的，不过也会有因为台上人物打扮而被吸引过
来的小孩子们，正如当初的我。老一辈人对戏曲
总有一种执着，不管他们在干什么，只要听到锣
鼓声响起，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穿好衣服前去
占个位子，随后很快地进入另一个情境。思绪飘
到远方，胡琴一曲，浓妆上演，虽然演的是别人
的故事，又何尝不是自己和在座的各位呢?

每一场戏都不是凭空而来，每一个情节必
定是源于生活中的故事。

我对戏曲的一点了解，全部来自祖父。祖父
每天会按时播放他最爱的花鼓戏，有时候会跟
着戏曲一起摇头晃脑，有时候会闭上眼睛仔细
聆听，每到动情处便会若有所思。我想他可能早
已没有听收音机里放的什么了吧!而是跟着旋
律飞到他自己的故事中，他自己的沧桑岁月中。

现在的我，早已不会被演员的打扮吸引而
去看戏，只是单纯地想知道这出戏的结局。虽然
有时候一出戏放了好几遍，但是每看一遍都会
有不同的体会，且在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
感悟。尽管是一出已经知道了结局的戏，但还是
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她没有卖儿养父会怎样？
她究竟有没有后悔过？她的儿子真的会原谅她
吗？她是不是另有苦衷呢？……不知不觉间，我
早已入戏。

如今，我再次听戏难免会增添一层乡愁，回
忆也如洪水般袭来，祖父的敲桌声，收音机里的
锣鼓声，演员的眼泪，戏外的叹息，都会一古脑
地涌出来。

不知，还有谁会陪我痴迷地再看那场旧戏？

在突然决定回乡下老家看
看时，我的心竟然有些雀跃起
来。

不到一个小时车程，我们
便到了村口。村口那几棵标志
性的巨大的松树依然静静地挺
立在那里，像忠实的卫兵，默默
地守候着小山村的四季更替，
寒暑往来。小村四面环山，远远
望去，像一口朝天的大锅。小村
那么小，但在儿时，它却几乎是
我们的整个世界。

春末夏初时节，和煦的春
风吹拂着大地，房前屋后的梯
田已被勤劳的人们打理得整整
齐齐，只等着插秧莳田，种上一
年的希望了。傍晚，青蛙呱呱的
叫声在田野里此起彼伏，绚丽
的晚霞照在梯田上，梯田被染
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我们点
着松树油火把，手握一柄竹制
的叉子，沿着一丘丘水汪汪的
稻田去照泥鳅，火光照耀下，泥
鳅静静地呆在水里，只要用竹
叉对着它的头部用力插下去，
动作快准狠，往往用不了半个
小时，便能满载而归……记忆
中，小时候的冬天，总是下着大
雪，整个村庄白茫茫一片。大人
们 难 得 清 闲 地 围 着 火 盆 拉 家
常，织着毛衣。小孩子们则欢呼
雀跃，三五成群地在晒谷坪里
堆雪人、打雪仗，冻得通红的手
把路边树枝上挂着的长长的冰
棱掰下来，放进嘴里当冰棒吃。
还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把几
根楠竹的竹尾扯下来缠绕在一
起打上结，坐在上面荡秋千。村
子里鸡鸣犬吠，孩子的吵闹声、
欢笑声以及远处大人的叫骂声
汇成一片，好一番热闹景象。

阳光依然那么明媚，树木
依然那么苍翠。我大口呼吸着
山村里无比清新的空气，仔细
端 详 着 这 似 曾 相 识 的 一 草 一
木、一沙一石。突然，我发现村
里那条通向下一个村庄的小路
竟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

数的杂草树木，已经看不出原
来是条路了。这条小路曾是通
往下一个村庄的捷径，大人常
挑着稻谷经过这条小路去那里
碾米，去时下坡，回时上坡，一
条羊肠小道被踩得光溜溜的。
小路两旁的稻田和山坡曾留下
了我们许多的回忆。

村子里静悄悄地，稀稀落
落的几户人家也都关着门。我
们正惊异于村里的安静，一转
弯，忽然看见远处一个人正伸
长 脖 子 向 我 们 张 望 ，走 近 一
看，原来是一位当年的大婶。
岁月不饶人，印象中四十来岁
的大婶，看样子已有六七十岁
了，也难怪，我自己也将近不
惑之年了。大婶热情地把我们
迎进屋里，院落拾掇得干净整
洁，家里窗明几净。大嫂赶紧
给我们倒茶，拿出自产的花生
和红薯片招待我们。大婶说，
这 些 年 儿 子 和 儿 媳 常 年 在 县
城务工，帮别人建房子，孙子
在外地上大学，前几年老伴去
世，平时就她一个人在家。我
又 询 问 起 村 里 其 他 几 户 人 家
的近况，得知他们大多也不在
家，有的随子女到广东生活去
了；有的在镇上买了房子，平
时就在镇上带孙子，陪孙子上
学 ；也 有 些 在 附 近 的 瓷 厂 上
班，早上骑摩托车去，要傍晚
才回。大婶说：“如今留在村里
的，只有我们这些老人。”

临走，大婶一再盛情地挽
留我们吃午饭。谢过大婶出来，
走在返回的坡道上，我有些惆
怅，觉得小山村变了，变得有些
寂寥，不复当年那生机勃勃的
景象了。但马上我又释然了，其
实，村里人不论是当年在田里
土里的辛勤劳作，还是现在外
出务工赚钱，说到底都是为了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有一天，大
家更怀念故乡的青山绿水，更
珍惜这种世外桃源般生活的时
候，一定又会回来的。

■原载《神农风》

再回故乡
陈玉兴

随笔

因为临时决定，所以没买到卧铺票，
只 有 硬 座 了 。很 凑 巧 ，坐 我 对 面 的 小 伙
子，长得很帅，有点像“冲剂”（我侄子的
小名），看到我的箱子，他说这样的箱子
他也有一个。他和我儿子同年参军，同年
退伍，也是有缘。他帮我放箱子，把吃的
放桌子上，请我吃，我超喜欢这小伙子。

听说餐厅有座位可以躺，我跟在小
伙子后面屁颠屁颠地去了，一看，嚯！早
就 人 满 为 患 。到 武 昌 了 ，下 了 好 大 一 拨
人，座位一下子空了。小伙子跑到一排三
个 的 座 位 那 ，躺 下 ，哈 哈 大 笑 ：“ 这 下 好
了！花硬座的钱享受卧铺的待遇。”我也
跟了过去，依葫芦画瓢，躺下，哈哈大笑。
陆续，有人朝车厢走来，拿着车票对座位
号，一个、两个、三个，走过去了，又来一
拨，比上一拨人还多，我俩坐了起来，他
看着走过去一个人就“哦欧”一声，走过
去一个人就“哦欧”一声。我则双手合十，
求菩萨保佑，不要再上来人了。正当他又
一 次 准 备“ 哦 欧 ”而 张 大 嘴 巴 只“ 哦 ”没

“欧”得出时，我循声望去，张大的嘴巴还
没合拢，就连连惊呼“完了完了！”人潮向
我们涌来，起身，让位，走道已是水泄不
通，我们走回自己的座位都花了好一阵
子才突围出来。

美 梦 破 灭 ，他 说 了 一 句 ：“ 我 以 后

再 也 不 坐 这 种 车 出 来 玩 了 ，我 就 想 不
通 ，阿 姨 这 么 老 了 ，居 然 还 一 个 人 跑 出
来旅游！”

我到底是有多老了？怎么就老得出
来旅游的资格都没有了？你自己没买到
卧铺票，怎么能怪我老呢？我虽然老，但
我坐火车少啊！要都像老阿姨我这样几
年甚至上十年才坐一次火车，全国人民
都可以一个人坐三个座位，全部睡卧铺
好吗？

是夜，安心休息，怎奈总有说话的，
三 三 两 两 ，这 里 停 了 那 里 又 起 。更 有 邻
座，他自己睡不着，突然喊起了“啤酒花
生方便面！把脚让一让！”害得一车厢的
人全部惊起。旁边的小伙子身高一米七
六，靠窗的座位让他的双脚屈得又痛又
麻，无奈，他喊“阿姨，换个座位好吗？”我
欣然换座，双脚刚好，盖上窗帘，垫上书，
闭眼装睡。

终于，邻座小伙子受不了打地铺去
了。这是一个与我性格相反的小伙子，光
吃的就带了一大箱，两天两晚靠他个人的
力量绝对消灭不完，他还带了睡袋和帐
篷。他走了，我就更舒坦了，享受着他留下
的一小块毛毯，缩着双脚卧倒。过道真的
不窄，但不断有人经过，每经过一个都会
狠狠地重重地碰动我的脚尖。半梦半醒

间，就天亮了，出太阳了，睁开眼看到对面
两个小伙子的睡相，瞧那两条大长腿委屈
的，第一次感叹，还是矮个子好啊！

过道里，厕所旁，到处都是或坐或站
的没有座位的旅客，其实，有个硬座也是
蛮幸福的。

不知何时上来了几个现役军人，虽
说没有穿军装，但行李和谈资都在告诉
我们，他们正现役第二年。其中有个小兵
还带着女朋友。小姑娘白白净净，小小巧
巧，总是微笑着一言不发。虽然大家都在
埋怨着没有卧铺票换，只有他们俩一直
微笑，一直小互动，一直洋溢着幸福。另
一个小兵则对他们俩的卿卿我我似乎毫
无 反 应 。不 知 何 时 ，他 们 三 都 离 开 了 座
位，有一阵子，待我再睁开眼睛，那里坐
了两个穿黑衣服的彪形大汉，正打鼾呢！
难道他们下车了？再一次睁开眼睛，旁边
对面又是两个小兵和那女孩了。原来，在
他们离开之际，就有人乘虚而入，能坐一
下就坐一下。他们也好，硬是让人家睡了
一觉才喊让座。

洗漱完毕，对面那个说我“这么老的
阿 姨 ”的 小 伙 子 巡 视 回 来 ，嘴 巴 喔 起 好
大，惊奇万分地问我：“你猜我看到什么
了？”“什么？”他夸张地张大嘴巴鼓起眼
睛说：“我看见软卧了！”

■原载渌口区《渌湘》

硬座之旅
倪锐

散文

■原载《今日醴陵》

看戏
欧宜准

记事本


